
文学·小说

定价：42.00 元

责任编辑：燕啸波  奉学勤

封面设计：叶  茂 

四川文艺微信公众号 更多精品图书在这里

徐
则
臣   

著

水
边
书

经

典

文

学 

C l a s s i c a l   

经
典

文
学 

徐则臣   著 

水
边
书

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

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，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。著有

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

云谷童话》等。

曾获冯牧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小说

家奖、庄重文文学奖，被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为

“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”。《如果大雪封门》获第

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，同名短篇小说集《如果

大雪封门》获CCTV“2016中国好书”奖。长篇小说

《耶路撒冷》被评为“《亚洲周刊》2014年度十大小

说”第一名，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、第六届香港“红

楼梦奖”决审团奖、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。部分作品

被翻译成德、英、日、韩、意、蒙、荷、俄、阿、西

等十余种语言。

徐则臣

我在水上漂游，远离花街和石码头，很好。

我终于离开了。

老是做梦，好像这些年的生活都是梦做出来的，

我自己，原本就是待在船上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写这条街，在运河边上，船上的人从石码头上

岸，就能看见一条被脚磨得光滑发亮的石板路，路两边的人家脸对

脸沿街分布下去。

这条街上有南方的那种青砖灰瓦白墙的民居，人们说话时舌头

永远都摆不到正确的普通话的位置上。

这里与我的故乡相去甚远，但我十分喜欢这样的环境，所以把

它放到故事里，当故乡一样来不断描绘。故事越来越多，人物越来

越多，场面越来越大，原来只有几十米长的一条小街只好变得越来

越大越来越长。

我不得不把它拉长、放大。

故乡是确定的，不会随意变化，但纸上的故乡却是流动的，它

有弹性跟橡皮筋一样，只要我愿意，只要我有足够的能力，这条街

可以无限扩大，直到变成整个世界。

——徐则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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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作家必要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。
——斯文特拉

如果你能看，就要看见；
如果你能看见，就要仔细观察。

——箴言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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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医生的儿子在老屋里摆弄一台老式飞马牌挂钟，陈医生

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叫他吃晚饭。青苔和旱蜗牛沿着老屋的墙

基正往上爬，速度之慢，除了墙谁都看不见。“陈小多，吃

饭！”陈医生情绪不明朗的时候，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

兴的时候，说话就会跟他开的方子一样俭省。他的方子上经

常写：烧38，阿司匹林2。但他的声音会很大。他儿子的手一

抖，一个金色的小齿轮掉进了一堆零件里。

他儿子气得拍一下柳木做的写字桌，拼接好的更多的零件

彻底散架了。这是他从早上到现在五次尝试中唯一可能成功的

一次。多么不容易啊，一台挂钟有如此之多的小零件，所以他

很生气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所有的零件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

上，挂钟还是没有反应。奇了怪了。陈医生又在二楼阳台上叫

他名字。他把挂钟藏到床底的纸箱子里，走到屋子外面往斜上

方看，他爸果然端着宜兴紫砂茶壶对着壶嘴喝茶。陈医生好这

口，如果不在吃饭睡觉上厕所和给病人诊治，手里总要端着茶

壶，而且必须是碧螺春，从早上起来一直端到上床睡觉，嘴不

离壶壶不离嘴。喝多浓的茶也不影响他的睡眠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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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千帆！”他说，“说多少次了。”

陈医生说：“好，陈千帆。吃饭。”

从去年九月份起，陈小多突然讨厌别人叫他的小名。陈小

多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名字么。我他妈叫陈千帆，以后

都叫我陈千帆。他对老师、同学、父母和花街的街坊邻居一一

声明，是陈千帆不是陈小多。请换一个名字称呼我，请！街南

头杀猪的年午问，要是忘了怎么办？陈小多说，你是猪啊你

忘！年午跟周围的人笑笑，你个小狗日的，喝猪血了。陈小多

说，谁叫我小名谁才是小狗日的。陈小多从小就有点拧，弄不

好就跟你翻大白眼。

去年九月份他满十六岁，他和朋友一夜之间达成了共识：

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早就该硬起来。该硬的都得硬起来，男人

嘛！所谓朋友其实就是同学，谈正午、周光明，他们比他大一

岁，他们和他一起升入了高中二年级。他们要做哥们儿，同生

死共患难，干一番自己的事。击过掌，盟过誓，谁软下来谁他

妈就是运河里的龟儿子王八蛋。要说运河里的乌龟，应该真不

少，这河都流了快千年了，一不留心就有人从水里捞上只几十

斤重的老鳖来。就因为多，所以咱们谁都不能做。但问题是这

一回陈小多软了，他从去河南的半路上一个人转身跑回来了。

还没走到河南境内突然就怕了，其实早就怕了，长这么大

从来没一个人出过远门，但他提心吊胆地忍着，咬牙切齿地

忍，男人嘛，做大英雄岂能惧怕一个人跑千八百里路，而且还

是去少林寺。“向前进，向前进，战士的责任重，妇女的怨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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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。”他就是靠着不停地给自己打气才逐渐接近河南，拖着腿

往前挪。不过还是回头了，那真是怕，心里头没底的怕，这世

界大得有点过头，满眼都是没看过的房子和景，满眼都是陌生

人，是个人好像都对他居心叵测。正好钱也快用光了，河南比

他预想的还要千里迢迢，花费也比预料的大。河南的烧饼都不

便宜。陈小多回到家口袋里一分不剩，已经两顿没吃了，头发

乱，脸变长，如果不是颧骨私自长高了，那一定是两个腮帮子

在进家门之前陷了下去。

他不知道怎么跟朋友们说，见了面也开不了口，他不能说

我半途而废打道回府了，所以就继续待在家里，熬过一天算一

天。去少林寺学武不是哪一个人的主意，是众望所归。陈小多

和谈正午和周光明举手表决，三只胳膊对浩荡长空一挥，就这

么定了。那些当侠客能成事不挨人欺负的，哪个不是一身的好

武艺。少林的，武当的，就是学上几手太极功夫也顶用，起码

可以不惧守在水门桥上的小流氓，也不用怕学校里的斧头帮、

青龙会。但他们俩只在嘴上练，头脑先发热的是陈小多，血全

往上半身涌，一股豪气顶在嗓子眼儿里，一不小心顺了嘴就吐

噜出来了，要给兄弟们做个示范：看老子的。

那就做吧，大家都猴急着想离家出走，又没胆量，有人打

前站多好。陈小多夸下口了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是跺跺

脚就能直接飞到少林寺的。此去关山万千重，他知道嵩山在河

南，但不知道河南在哪里。准备工作得先从学习看地图开始。

他花了一周时间研究地图，曲曲折折地在心里画了七十多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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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，然后给家里留了封信，声明是有计划出走，一切都在掌控

之中，而且坐的是他叔叔陈子归的车，所以“勿念”。陈子归

跑长途，不知道陈小多提前藏在自己的油布底下，他在家门口

检查货物只是象征性地意思一下，油布好好地苫着车厢，底下

的小麦袋子那一定就在。陈小多就和小麦挤在一起，抱着粮食

袋子睡着了，口水流了一路，等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及时地醒

过来，偷偷地下来，独自一人去找别的车。

陈医生两口子看见纸条就开始哆嗦，哪能不“念”，火烧

屁股找到弟弟。陈子归说随他去，都快十七岁了，在过去都能

抱儿子了，闯闯有什么？我十六岁时已经跟着老头子跑了好几

趟水路了，河盗见了三四拨，不是好好活到了现在，还越活越

精神。陈医生他爹跑了一辈子船，胆大心宽，跟大儿子和媳妇

头一歪，说让他去，我十七岁就有了你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

闯不知世。陈医生想不起《三字经》里是不是有这后半句，不

过两口子总算稍稍定下心来。然后陈小多两手空空脸色蜡黄地

回来了，跟个远方来的要饭花子似的。

儿子活着回来陈医生已经满足了，没敢大规模教训他，精

神上抚摸几下就开始着手调养他身体。好在前后只有十二天，

亏欠的不多。少林寺门朝哪儿陈小多都没看见，所以他躲在老

屋里，免得早早地被谈正午和周光明发现，那他们得笑到打

嗝。胆小点无所谓，咱别愣撑是不是。他在老屋里没事干，把

飞马牌老挂钟从储物间摸出来，打算把它修好。来不了武的来

文的。这挂钟是陈医生的宝贝，坏了几次都没舍得扔，准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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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街串户的修表匠老董来了让他再修一次。老董早就修烦了，

建议他把这挂钟当废品卖了，陈医生不答应，屡坏屡修。一根

眉毛长一根眉毛短的老董说，这破玩意儿，你是心疼里面的铜

齿轮还是喜欢钟面上跑来跑去的大白马？陈医生玄玄乎乎地回

答，我要的是时间。

这是黄昏，两层楼的阴影覆盖了老屋的整个院子。陈小多

一家住在新房子里，在花街，医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个穷人

家。陈医生不在乎铜齿轮和大白马。他把一楼用作诊所，二楼

居住。站在阳台上可以看清楚紧挨着的老屋的院子里任何一根

杂草。过去陈小多在阳台上看老屋，觉得新老房子就像大人和

小孩。现在觉得是小孩和大人，或者说是年轻人和老人。两层

楼是陈小多，老屋是陈医生，起码应该是他爷爷。他只有十六

岁，已经是正儿八经的男人，嘴唇上开始长出细软的胡子，他

比他爹和他爹的爹个头都高。

陈医生说：“陈千帆同志，请用晚饭。”这是医生才有的

不锈钢似的幽默。

在饭桌上，他们和他商谈起上学的事。已经旷课半个多月

了。陈医生说：“陈，啊千帆，给老子一个准日子。”陈医生

老婆也说：“对，你得给你老子一个准日子。”

陈小多转着饭碗想，究竟哪一天去学校合适呢，书总得念

下去。听到外面有人喊陈医生陈医生。

打猎的杜老枪领着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外，都是女的。陈小

多初看她们觉得两人像姐妹，再看又像娘俩。他对女人的年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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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来没概念，为此屡遭谈正午和周光明的嘲笑。怎么可以呢，

那还怎么搞，“搞”字音重得像颗炮弹。他们总能理直气壮，

如同风月场上的老手，可陈小多就是分辨不出。他能看出来的

就是那个妹妹或者女儿不大，她正好目光飘移过来撞他个正

着，陈小多做贼似的低头扒饭。

杜老枪说：“陈医生，她痒。”

全家都去看那年纪大一点的女人，她正掐着左胳膊，尽管

极力克制，身体还是在哆嗦，一头一脸的汗珠子。陈医生显然

没听懂，一家人都没听懂，杜老枪只好继续说，她肉里痒。那

女人点点头，对着左胳膊拼命挠，肉里痒。点头时汗珠子往下

掉。她浑身都在动，好像马上要开始跳舞。陈医生总算明白

了，是胳膊里面痒。这种痒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你知道身体的某

个部位痒，但总挠不到点子上，因为痒不在皮肤外边，痒在里

面。然后那个小女孩说话了：

“我，姑妈她老是肉里痒。”

声音很脆，一点都不认生。陈小多斜着眼去看她，脸圆圆

的，扎着马尾巴，两腮敷着健康的粉红色。他看见了她的胸

部，高高地隆出来撑起了的确良褂子。陈小多心里一惊，靠，

这不就是谈正午和周光明从早到晚在想的嘛，两只白面大馒

头，说它像凉粉，其实像馒头。眼睛也不敢斜了，闷头吃饭。

“我侄女。”那女人说，“医生，就在里面，痒得我没着

没落。”

杜老枪说：“陈医生，她们要搬到花街上住。你们姓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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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？噢，郑。陈医生她们姓郑。”

陈医生放下饭碗让他们进来。问题不大，神经性毛病，吃

点调节植物神经和镇静的药就没事了。他开始开方子。即使病

人只要一片退烧的阿司匹林，他也开方子，为的是以后有案可

稽，可以有效地跟踪病情，出了医疗事故他能说得清。他让老

婆倒开水给病人服药。

陌生人不是杜老枪的亲戚，他去鹤顶的芦苇荡里打野鸟，

回来的半路上遇到她们，搭他的顺风船。她们早就听说花街是

好地方。陈医生老婆笑了一下，瞥了一眼丈夫。

“她们要租房子，”杜老枪踮起脚往窗户外看，“陈医生

你们家的老屋不是空着么？”

“不行，”陈医生老婆说，“我们那房子不租，小多住

着呢。”

陈小多在心里叫，陈千帆！我早想搬过去一个人住他们不

让，一堆假话。他推开饭碗要上楼，陈医生问：“想好了？”

“下周一。”

“就这么定，”陈医生乐呵呵地说，“要不是我爹就你这

一个孙子，我早把你揍扁了。”

陈小多把他爸也恨上了，在外人面前不给自己面子。拐上

二楼时他回了一下头，看见那女孩对着自己笑，明摆着看了笑

话。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

“好点了，谢谢陈医生，”姓郑的女人吃过药，脸上的汗

薄了，“那我们再去别的人家找找看，添麻烦了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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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九点，陈小多躺在床上看《云海玉弓缘》，这部漫长

的小说他一读再读。他想象如果金世遗活在他这个世界上会是

个什么样子，也许首先要玉树临风，长发飘飘。大侠都要玉树

临风，那时候不兴挺着洪金宝似的大肚子。金世遗武功盖世，

愤世嫉俗，孤僻乖张，亦正亦邪，还坏，他要从运河里上岸，

还是别让他上岸了，花街太小了。这样的人应该在地球仪上

跑，要站在高山之巅，凌波微步奔走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上。关

于海洋，陈小多的知识到此为止，记不住更多的海洋名字，但

他记武侠人物的名字一记一个准。比如《胜英保镖》里的夏侯

商元，这个怪老头是胜英的师兄，绰号古来第一长：挟三山，

震五岳，赶浪无丝鬼见愁。回到《云海玉弓缘》。他在一遍

遍看这部小说时从来不会想到作者是梁羽生，因为他认为金世

遗是活生生的人，硬硬地存在着。金世遗居无定所，他和谈正

午、周光明无从追索，所以只好去少林和武当。少林寺和武当

山不会跑。他站到地上准备做一个金世遗式的金鸡独立，姓郑

的两个女声从楼下传上来。

年龄大的说：“陈医生，我们把所有人家都问遍了，实在

租不到房子，求你帮帮忙吧。”

年龄小的说：“我，姑妈还痒。”

最终的结果是，她们租下了空闲的老屋。不仅仅是因为陈

医生的心肠软，主要在于陈医生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，一把药

让她吃下去了，还痒。说出去丢死人了，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针

药没效果。他回头重看了方子，没有纰漏，市医院的大夫也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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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用这些药。他决定给病人扎针。四根银针照着穴位扎下去又

拔出来，姓郑的女人说，还痒。陈医生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

不顾老婆啪嗒啪嗒接二连三递来的眼色，虚弱地说：

“先住下吧。”

很快陈小多就看见老屋里的灯亮了，玻璃上晃动着两个人

头。后来他听见他妈在走道里咕哝，来花街的女人能有什么好

东西，你还让她们住，早晚坏了名声。陈医生心事重重地答非

所问，你说她怎么还痒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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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下周一陈小多去了学校，只是比正常上课时间晚了一点，

他在南大街路明的理发店门口打了五局台球，为的是不在进校

门时碰到谈正午和周光明。上课迟到顶多说一声“报告”，教

语文的樊一生就让进了。他可以低着头坐到靠后门的位子上，

时不时瞟一眼谈正午和周光明，这算适应，一节课下来他们再

声讨嘲笑，陈小多的脸就不会那么红了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下课

以后谈正午和周光明围到后门口，阴阳怪气地说，哎呀呀！这

少林武功也有速成的啊？才几天就满师下山了。

陈小多突然理直气壮：“我他妈起码知道河南在哪里！”

谈正午和周光明一下子懵了，他们活蹦乱跳地待在这里哪

也没去，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河南在哪里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河

南在哪里是个硬知识。谈正午和周光明相互看看，两手一摊，

自己找台阶下：“好了好了，上课了。”陈小多知道这一关差

不多过去了，抹着鼻尖上的小汗珠暗自庆幸。原来很多事并不

一定就如想象中那么难办，关键是要找对路，什么叫四两拨千

斤，这就是。所以蚂蚁可以制服大象。庆幸之后不免又失落，

甚至有点羞涩和难为情，十多天的煎熬突然卸掉，等同于在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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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里突然脱掉厚棉衣，轻松是有了，光屁股也露出来了。

两节课后是课间操，结束后陈小多直接回了教室，坐在位

子上索然无味，心还在路上。如果那会儿他再坚挺一下，现在

可能已经在少林寺听敲钟了。谈正午和周光明还有其他几个同

学斜倚在离他不远的窗户前，有人吹了声口哨，周光明夸张地

打了个嗝。一个女生走过来站到了陈小多的课桌前，双手背在

身后说：“总算找到你了，你是三班的呀。”陈小多仰起脸看

她，刺眼的阳光里半天才看清是租住他们家老屋的小房客。圆

圆的脸，高高的胸脯矗立在他头顶。“你叫陈小多是吧？”她

把脑袋歪了歪，陈小多看见的又是刺眼的阳光，“我叫郑青

蓝，在一班。”

陈小多不知道该站起来还是继续坐着。又有人吹口哨。谈

正午捏着嗓子小声说：“你叫陈小多是吧？”很多人笑起来。

郑青蓝回头白了他们一眼，“死一边去！”谈正午掩面做害羞

状，继续捏着嗓子学，“死一边——啊去！”

“陈千帆，”陈小多觉得应该坚定地坐着，让她站着去，

“不是陈小多。”

“对不起，陈千帆，”郑青蓝说，“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

你，刚下操时看见你了。”

几个倚在窗前的混蛋继续学：“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！”

陈小多觉得自己的脚脖子都红了，有点慌了神：“要上

课了。”

郑青蓝走后，陈小多一节课都没上踏实，后悔自己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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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。刚才说“要上课了”算赶她走吗？要是算那还说得过去，

不过为什么不能把脸板得像棺材或者墓碑。当然最理想的是摇

摇晃晃站起来，轻佻地说，谢了，一会儿我也去看看你。这种

事谈正午和周光明都干得出来，很多男生都干得出来。最后他

决定，像武侠浪子那样，像金世遗那样，放松下来，一放松就

抓住了主动权。

放学后陈小多和谈正午、周光明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，至

少表面如此。他们说笑，不用书包，习惯于把一两本书夹在胳

肢窝里。谈正午和周光明以极大的热情说起了郑青蓝，这样的

姑娘不多。小妮子长得不错，脸蛋白里透红，那身段，那胸、

腰和屁股，他们科学地称之为“三围”，高三的女生也没几个

有能力长成这样。他们在评论郑青蓝时故意把陈小多晾在一

边，陈小多为此不满，硬着头皮说了句没头没脑的粗话：“她

奶子大。”谈正午和周光明嘎嘎地笑起来。“还停留在上半身

阶段，”然后谈正午失望地摇摇头，“初级的男人看女人，看

脸；中级的看胸；像咱们这种高级别的，早就看屁股了。她屁

股有点意思。”周光明纠正说：“前两天看电视，我爸说，老

男人爱看的是女人的小腿肚子。”

这大大超出了陈小多的审美经验，在他看来，看人当然是

脸第一。小腿肚子算哪个部分的？他这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人

不能理解。他们两个显然也不甚了了，干脆在校门口坐下来，

盯着过往女生的小腿看，想找出点名堂。他们经常像找不到屎

吃的狗一样，不知道干什么好，随便在哪个地方就能逡巡个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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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。一条条腿走过去，可惜那些小腿肚子都裹在裤子里，如

果不从裤子的布料和颜色上做点区分，他们看的就是一条腿。

审美开始疲劳，于是三个人还是各看各的，陈小多找脸，周光

明找胸，谈正午找屁股。

郑青蓝是最后出校门的一拨人，她已经和两个女同学建立

了友好关系，像老朋友一样边说边笑走过校门。谈正午对她挥

挥手喊：“喂，陈千帆在这儿呢！”陈小多本能地站起来，觉

得不妥已经晚了，只好气愤地重新坐回台阶上。气自己。郑青

蓝果然摇荡着马尾巴跑过来。

“千帆，”她说，“你在这儿呀，我去你班上找你了。我

路不熟，跟你一块儿走吧。”

陈小多像弹簧一样再次站起来，抡起胳膊匆忙划了一圈：

“过水门桥往左，到了石码头往右进花街就是。我有事。”没

说完又坐下来，把头低下。还是不能放松，他痛恨自己的不能

放松。

郑青蓝没能迅速地领会陈小多的意思，他说得太快了，也

可能是别的原因，反正她没有一下子回过神来。她说：“那

我，我想……好吧。”

“你先走，”陈小多重复一遍，“我还有事。”

谈正午和周光明各拍陈小多一个肩膀。“够劲儿，”他们

说，“就这样。”陈小多突然觉得自己很软弱，但他对哥们的

夸奖心安理得地领受了。被肯定应该笑一下，所以他对他们各

笑了一下。笑完了觉得如同躲过了一场灾难，放松了。为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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